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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罗天下

人工智能的发展如火如荼。其背后必不可少的
要素之一便是供机器学习的大数据采集工作，如今
依然出自人工之手。在中国西部异军突起的贵州省
的深山之中，就有一群大数据采集者，他们是“人工
智能背后的人工”。

沿着贵阳市区刚修好的公路驾车 50 多公里，就到
了百鸟河数字小镇。小镇上一个容纳 400 多人的数据
工场，电脑前坐满了来自附近一家扶贫高职的学生，他
们来自各个专业，来这里主要进行数据标注的实习。把
人工智能需要识别的数据，通过分类、画框等方式标注
出来。标注好的数据将用于“人脸识别、无人驾驶、语音
识别”等高科技项目。譬如，把道路上的汽车、行人、红
绿灯等框起来，用于自动驾驶训练等。

数据标注部接到新项目，采集不同场景下的三

十二套动作，学生们按照图纸中指定姿势拍下照片。
数据标注是劳动密集型行业，门槛不高，经过几天培
训就能上手。每天上班七八个小时，一个月挣 2000
元。这些学生的家乡属于贫困帮扶地区，网络闭塞，
4G 网络信号还没延伸到这里，村里没几户人家能上
网，更别提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了。

今年 3 月 26 日，一家互联网公司在北京发布了
首款人工智能视频音箱。音箱的语音识别大数据，正
是出自于这些标注员。随着人工智能产业的飞速发
展，需要的数据量也在持续增加，贵州的这家数据工
场，已经不能够满足甲方的要求。紧邻工场，又租下
了一幢三层的楼，等待装修好继续扩招标注员工。

这令人想起卓别林的《摩登时代》。100 多年过去
了，就这些学生而言，人机关系依旧。区别在于，在流
水线上，卓别林做的是单调重复的体力劳动，人是机
器；在数字小镇，学生们做的事同样单调重复，只不
过是脑力劳动，人是“数字机器”。

小纯就是其中一位标注员，他对未来前途感到
迷茫，“即使数据标得再好，还是没有前途”。

或许，“数字机器”只能偶尔显示生命的鲜活。
傍晚下班，小纯在路旁看见一簇花开了，赶紧拿

起手机过去拍，“花开很美，可惜白天没有时间去看
它最美的样子”。

这是人工智能产业链的一部分，“供给侧”。眼
下，贫困山区中坐在电脑前框图的高职学生，这些年
轻人也是“人机回圈”中的一部分。人机回圈的另一
部分是“需求侧”，是一线大城市的自动驾驶研发和
语音识别、图像识别等其他人工智能。

小纯和同学们正在源源不断地为北上广深的人
工智能公司提供数据。他们想象不到，在人工智能

“需求侧”一侧的模样。学生对被自己框住的汽车一
概不了解，时常会好奇，标注里的 SUV 长什么样，无
人驾驶是不是真的安全，还要不要考驾照等等。

在人机回圈中的两部分人，供给侧和需求侧之
间存在着被忽视的“数据折叠”。

在数字小镇，小纯和同事们正在“以人工喂养人
工智能”。卓别林“喂养”的是没有生命不会长大的机
器。人工智能不一样，在“喂养”中一步步长大，最终
可以轻而易举地把需求侧扩展到数字小镇。

在热潮背后，小纯和他的同学也在担心着，他们
教会了机器人学习工作，而未来的机器人会不会取
代他们。

现在看来，他们的担心多半多余。在中国，只要
存在这样廉价的数字工人，人工智能产业链的需求
侧就不会主动延伸和覆盖到这样的供给侧。在以大
数据著称的贵州省，脱困脱贫有待时日，成为人工智
能产业链供给侧的一个环节来喂养人工智能，或将
是一段时期的客观事实。

因而，数据，依然不得不折叠。
（http：//blog.sciencenet.cn/u/lvnai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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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与想象点燃创造热情
徐耀

我喜欢看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尤其关于探索
宇宙、星际航行、人类起源之类的科幻作品，它们可
以扩展想象力，重拾好奇心。或许其中某一个想法就
能创造出一种新技术、新物质、新产品。

前一段时间霍金去世，全世界都在为失去一位
爱因斯坦式的物理天才而遗憾。不过，多数人认识霍
金不是从他的理论开始，而是他得的怪病，至于他的
理论贡献，更是没几个人能理解。

我对霍金的认识来自于量子黑洞理论，这个理
论不同寻常，一言以概之，大量微观黑洞就在现实世
界中存在，并且不断诞生和消失。如果我理解正确，
那么宇宙的结构就不仅有动辄几亿光年般巨大的宏
观景象，也有了量子级别的微观景象，这是物理学的
进展，也是西方实证哲学的巨大补充。

而知微见著的哲学理念在中国则是经典，变幻
莫测就是世界的本来面目，宇宙可以无限放大，也可
以无限微缩，可以渐近变化，也可以突变，对有形世
界的观察联想到对宇宙的描述，到如今也需要极强
的想象力。

宇宙之宇，意即上下前后左右，是空间。宇宙之
宙，意即古往今来，是时间。宇宙就是时空，不只包含
许多由物质甚或反物质构成的，可以具体由声光电
磁性质探测的天体实体，而且包括天体演化的过程，
过程就是时间，时间也可以由声光电磁来表现，也许
时间和空间可以互相转化。

空间和时间由光来联系，而光速不变是目前解
释宇宙的基础，这是一把尺子，但这个尺子对不对？
很多人早已怀疑，但尚无改变这一理论的证据。寻找

可变的尺子，也许是揭示宇宙、最终探索宇宙的未来
技术所在，没有更好的尺子，我们终究跨不出现有的
观点束缚：其他星球总是很多很多光年那么远，而我
们的星际旅行工具却那么慢。有了好的时空联系尺
度，也许我们可以将物质和时间进行转换，那么人类
可以容易地在其他星球生存，而不惧地球的变化。

人类发明了越来越高效、越来越准确的技术来
改变自身生存状态，但这些技术产生了完全相反的
两方面作用：人越活越久，地球越来越承担不了。如
此，人类自身的未来取决于对宇宙的认识能否突破，
突破来自于既有的时空理论基础被打破，这是未来
科技的出发点。

霍金认为外星人存在，人类会被人工智能终结，这
二者是一个问题。按照现在人类的身体结构，人类不能
离开地球，只有与人工智能结合，才会有永远不怕死的
物种，而这个物种就是未来地球的主宰。正如远古人类
在一夜之间进入了文明世界，也许外星人会将人类机
体与人工智能合二为一，成为强壮的新人类。

没有根本性的理论突破，人类发明的技术以各
种自私目的施展开来，局限了人类的思维。改变之
前，短期未来的新技术人将沿着目前的路线走下去。

在我看来，材料领域将会有更多基于谱学的新
材料诞生，改变我们看世界的方法；新能源要指望可
控核聚变带来源源不断的电力来取代日益枯竭的化
石能源和不稳定的太阳能、不强劲的化学电能；急功
近利而造假泛滥的生命科学不会有太大发展；可以
期待的是日新月异的互联网和通讯技术综合体将让
世界没有距离感，量子通讯从想象力上来说很诱人，

也许可以减缓时序对人的影响；最终，人工智能将大
大取代人脑那些经常不靠谱的思考，为破解时空转
换之谜提供解决办法，也许人类可以借此在地球上
制造出不依靠已知能源的高效推进动力，使更远的
星际航行成为可能。

解释宇宙与解释人类自身是一个命题，不是物
理学家和生命学家的单独使命，应该是每个人都与
生俱来的原生的想象力使然。好奇与想象互为因果，
不分先后，推动了创造，这个过程就是人类的进步。

对于国家，创造力是关乎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问
题，但什么样的创造才是核心？过去常常听说的集成
创新如今在主流媒体里已被原始创新所替代，说明
社会对创新的认识有所加深。

所谓集成创新，严格说来属于商业模式的创新，
不是科学和技术的创新，这在中兴最近遭受的灾难
中可见一斑。

长期以来，中国的企业热衷于自己杜撰出来的
集成创新概念，不在基础原材料和精密加工设备上
下功夫，以赚快钱为目的，最终会沦落为外观设计创
新，这与国外高科技公司相比，在创造力的认识上就
存在巨大差距。

如果创造集中在商业模式上，对科学的好奇心
就会被淹没，对技术的想象力就没有太大必要了。所
以，要想拥有较强创造力，人的想象力和好奇心一定
要很强，这也就是我们所提倡的“always curious”。

当好奇成为习惯，学习就是快乐的过程，想象就
是各种知识的交汇，这就是创造力的源泉。

（http：//blog.sciencenet.cn/u/ICF2009）

“1941 年，在昆明西北郊的大
普吉坝子里的陈家营东边小河旁，
有一座破烂不堪的土主庙，那大殿
里土主神像旁也就容得下一台石印
机和一张看标本、绘图的大方桌。绕
着这台石印机，经常有三四个二三
十岁的年轻人‘忙乎’‘转悠’着，转
了三年到 1943 年终于‘转’出了一
本自写、自画、自印而成的《滇南本
草图谱》。”

这段文字出自中科院院士吴征
镒在抗战胜利六十周年（2005 年）
纪念日为《滇南本草图谱》重新刊印
而作的跋文。这段文字也道出了在
抗战时期从事植物学研究的艰辛和
老一辈科学家为科学救国而付出的
不懈努力，也是一段中国植物学研
究的苦难史。

“本草”是记载中药的书籍，堪
称中国古代最早的植物学文献，自
汉迄清，有上百种之多，其中李时珍
的《本草纲目》最为有名，本草是中
国人利用植物治疗疾病的开端，是
中国文化的瑰宝，也是重要的植物
学文献。

从黄花蒿中提取青蒿素或多或
少受到了“本草”启发和影响。然而，
在“本草”中所记载的植物学名称到
底对应现代植物学哪一种拉丁学
名？另一方面，同一种植物在不同的
本草中又会有不同的名字，而同样
的名字在不同的本草中可能会代表
不同的或完全不同的植物。

比如大家所熟悉的南瓜在
《本草纲目》和《滇南本草》中叫
“南瓜”，在《群芳谱》中又叫作“番
南瓜”，各地也还有“麦瓜”“番瓜”

“倭瓜”“红南瓜”“饭瓜”等不同的
名称，经考证，这些名称都对应于
现代拉丁学名 。
要想知道本草所记载的植物到底为
何物，就需要既通古文又知晓现代
植物学知识的学者对其进行考证。

《滇南本草图谱》就是本草考证的开
山之作。

抗战期间，陈立夫主管国民政
府的教育部，下令成立了一个“中国
医药研究所”，试图利用中草药解决
抗战期间大后方缺医少药的困难，
于是就有了对《滇南本草》的考证。

这个任务落到了经利彬、吴征
镒、匡可任和蔡德惠等人身上。

经利彬早年留学法国，获里昂
大学理学和医学两个博士学位，回
国后任“北平研究院生理研究所”所
长，1946 年去了台湾，1958 年在那
里逝世。

匡可任于 1935 年在日本北海
道帝国大学攻读林学，1937 年抗战
爆发后，就毅然回国，参加了战区教
师贵州服务团，又到云南腾冲中学
教生物，后辗转到“昆明黑龙潭农林
植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
研究所的前身）工作，在黑龙潭认识
了吴征镒及其业师吴韫珍，遂转到
中国医药研究所，参与了《图谱》的
工作，绘制了很多精美的插图。

蔡德惠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
与两弹元勋邓稼先同届，毕业时登
榜第二名，因师从吴韫珍，也参与了

《图谱》的工作。蔡德惠喜好植物分

类学，写字很娟秀，
读书极勤，工作认
真细致，但不幸染
上了肺结核，英年
早逝。

吴 韫 珍 是 吴
征镒的老师，吴征
镒于清华大学毕
业后留校做吴韫
珍的助教，抗战期
间随校转至昆明
西南联大任教。当
时的医药研究所
邀请吴韫珍来创
办药用植物组，是
该所的先行。吴韫
珍不幸因病早逝，
药物研究所尚未
开展的工作全部
留给了吴征镒来
料理。

这部耗时 3 年
才完成的图谱，考
证了 26 种在《滇南
本草》中记载的植
物，其中包括了金
铁锁、滇常山、白芨
和臭灵丹等常见中
草药。作者对每个
物种都进行了考
证，包括学名考订，
中名考订，分布、文
献并收集了已知的
药理等，每个种都
绘制了外形图和解
剖图。

更为难能可贵
的是，《图谱》描述
了一个新属———金
铁锁属。搞植物分
类学研究的人都知
道，发表过新属的中国植物分类学
家在今天也是屈指可数的。

金铁锁是云南白药的一种重要
配方，又叫“昆明沙参”和“土人生
参”等。外形略似蝇子草属（Silene）
植物，英国植物采集人 G.Forrest 曾
在云南采得过标本。德国柏林植物
园 的 L.Diels 将 其 列 为

，殊不知 cryptantha 在 Si-
lene 中已被使用，这个名字就成了
异名。吴氏师徒二人经过详细的解
剖发现，种子盾状着生、种脐在种子
的背面中部、胚珠退化等特征与蝇
子草属不符，应建立新属。

《图谱》从标本采集、考证、绘图
和文献查阅到刻制和印刷全部由作
者自行完成。在今天要出版一本仅
包含 26 种植物的图谱，也许不是难
事，但是烽火连天的抗战期间，经费
短缺，资料不足，甚至连基本安全都
没有保障，几位当时仅是三十出头
的年轻人，凭一己之力出版一本专
著，实属不易。

《图谱》原计划是分册出版，未
曾想第一册出版以后，药物研究所
即解散。吴征镒留下 5 本印制好的

《图谱》图册后，全部交给了当时的
教育部，而未能对外发行，后均不知
下落。

严格来说，按着命名法规，《图
谱》未能公开发行，也未送达图书馆
和同行，金铁锁新属就不能算作有
效发表。吴征镒在“文革”后访问“邱
园”见到了 的模式
标本，为了保证金铁锁属的合格有
效发表，把两本《图谱》分别赠予了

“邱园”和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所图
书馆，自己留下了 3 本，见过这本

《图谱》的人应该是屈指可数的。
2005 年在抗战胜利 60 周年的

纪念日，《滇南本草图谱》重印。
如今《图谱》的作者均已仙逝，

这段中国植物学研究的历史不该被
忘却。

（http：//blog.sciencenet.cn/u/
周浙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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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吗
胡懋仁

关于“技术是双刃剑”的说法，我认为有不少问
题是需要深究的，并不是简单的一句话就能解决。

首先，对于“双刃剑”这一物件就不很恰当。中国
古代的剑都是双刃的。外国的剑没有亲眼看过，但在
看电影《佐罗》时，里面用的剑像是双刃的。而这类双
刃的剑，似乎不如“双头剑”更容易伤到自身。只是人
们习惯使用了“双刃剑”而已。

技术在人们生产中的使用，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
程，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技术发展相对缓慢，因此，在人
们利用自然资源从事生产的时候，使用技术之后，对人
类其他方面利益的损害，一般不容易看出来。

而有些损害也未必都是技术带来的。比如，中国
的西北地区，过去也是富庶之地，诸葛亮为了北伐，
也收割过陇东地区的麦子。关中地区，能成为秦汉时
代的都城，其环境也不会差。今天与那时相比，已有
很大的变化了。

一个是伐木，一个是开荒，植被破坏得相当严
重。而这两项所使用的技术，并不一定有多先进。如
果说，用技术是双刃剑来解释这个地区的变迁，自然
不一定很适用。

技术带来变化最大的时候，开始于资本主义工
业革命。蒸汽机的使用需要大量的煤炭。这些煤炭的
燃烧产生了大量的烟雾。这种烟雾或者烟毒，给英国
带来了环境的严重污染和呼吸道疾病。如果说这就
是双刃剑的一种表现，应该是最突出的一种。

这种技术发展带来的双刃剑效应，应该还属于

某种无意识的阶段。这是在人们对自然与工程技术
认识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几乎每一个新
技术的问世，都有可能带来这样的效应。只是当人们
发现这种双刃剑效应之后，总会有人想办法克服或
者减缓其中的负面效应。煤炭的问题发现后，人们希
望找到其他的代用品，如将煤炭由成块的燃烧改成
粉状或者液化。石油带来的问题被发现后，人们就寻
找污染更小的清洁能源。

所以，这类由于认识上的必然不足而带来的
负面效应，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是能够得到克
服或者缓解的。但有些情况并非如此。如大型高效
率的采伐机械在非洲或者拉美热带雨林中疯狂采
伐的时候，人们已经懂得热带雨林对生活环境的
重要意义。

早就有不少人呼吁停止开采热带雨林的树木。
然而，那些从采伐热带雨林得到丰厚利润的大的跨
国集团，并没有因此而收手，给地球环境带来了无法
逆转的严重后果。

这时的技术，表现的就不止是所谓的双刃剑了。而
是资本的疯狂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因为人们明知道存
在这样的不利效应，却毫不收手，这就不是认识的不
足，完全是资本的本性所造成的。

资本对技术的态度是比较复杂的，当资本认
为技术有助于它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的时候，它
会毫不犹豫地去开发和利用技术。当它发现在一
段时间内，使用某种技术并不能让它获得更多的

利润时，就会对这种技术弃之不用，甚至会阻拦它
进入生产领域。

技术本身的发展和进展，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
一般不会特别受治于资本。但也有不少例外。主要是
当资本发现了新技术的潜在价值的时候，资本就会
冲到一线来，采取各种手段和措施来开发和利用这
些它认为有价值的技术。至于这样的技术是不是会
带来负面的效应，则不在其考虑范围内。先把钱赚足
了再说，不管是否会出现负面问题。

当年塑料袋的生产成为最受欢迎的技术的时候，
人们没有想到后面会产生白色污染的问题。而一旦白
色污染变得相当严重的时候，资本就立刻躲得远远
的，对此不仅不作任何技术上的改进，也不作任何准
备消除白色污染的努力。同时生产新的塑料包装制品
的技术依然层出不穷。而这些技术很少有考虑消除白
色污染的方面。

更糟糕的是，当资本利用技术制造出这些负面
结果的时候，资本的态度则往往是把这类技术以及
相关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样不仅能让资本继
续获得更多的利润，而且不会让自己的本土遭到污
染之害。因为资本是不肯主动出资治理这些问题的。
治理这些问题会占用大量资金，而不会让资本获得
任何利润。而利润对于资本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所谓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在某些时候，是由资本
造成的。

（http：//blog.sciencenet.cn/u/heitiedan2012）

人工智能背后的人工
姻吕乃基


